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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婚恋
人与自然

做个没有怨怒的弃妇
一次饭局上，三杯两盏清冽酒水下肚，

你一言，我一语的，几个久涉江湖深谙风情
的男人，开始显山露水地说男说女，十分地
热闹。

其间有句话，是编排女人的。
十八岁到二十岁的女人是非洲，半开发

半蛮荒，物产丰饶；二十岁到三十岁是美国，
已开发，极度资本主义，吸引你去消费；三十
到三十五像印度，热情而慵懒，有说不出的
魅力；三十五到四十是法国，经过历史的淬
炼，优雅而冷漠；四十到五十像南斯拉夫，总
为过去的错误付出代价；五十到六十的女人
像西伯利亚，荒凉而令人却步。

嘻嘻哈哈一阵之后，几位名嘴又操着唇
枪舌剑口沫横飞着去指点别处江山了；我们
三个女的就着智者言，努力加餐饭。

真希望这“经典之语”最初出自于女人
之口，自嘲总比被别人刻薄来得有尊严些。

时间的残酷比男人的刻薄更可怕，“时
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计较
起来，它比善变的男人更喜新厌旧，即使那
些国色天香的至尊红颜，不也无福被时间钟
情一辈子吗？

女人，既然迟早要做时间的弃妇，索性
看开些，趁着还是它的女主人，就想办法让
它多爱自己一些。

小区的一个女人，长得好看，又日日锦衣
玉食地妆扮保养，华美得看不出年龄，及至见
到她妹妹，才知姐姐已是年近不惑的人了。为
了保持年轻，一直不要孩子；附近的美容院，几
乎成了她的另一个家。如此不惜代价地想方
设法把时间握在手中，想长生不老。不幸得
很，前几天她老公突然从外面“抱养”回一个三
岁的孩子，连“保姆”也一并请来了，但看那孩
子的长相，明眼人就什么都明白了。几乎是一
夜之间，她的眉头心上，遍布沧桑。

怕老，如是痴迷地爱着时间，等自己被
辜负的时候，别后悔。

好在痴女人毕竟不多，女人大都还明
白，与时间相爱，珍惜他，还要想着自己。相
爱的实质原本就是付出与索取的二重奏。

二十五岁之前向他要学问，要智慧，要
工作；三十岁左右向他要家庭要儿女；之后
还得要亲情，要友情，要事业，要财富，要快
乐……过了不惑之年，心境应该如秋日的天
空，清凉恬淡高远了，从此于他，就别奢求太
多了，健康平安最好，实在不行，也是没办法
的事，凡事顺其自然就是。

当然，索取不是无偿的，同时我们也要
付出真情、努力、自信和执著。

终于，等到时间真要弃我们于无涯的那
一刻，回首遥望，望自己一路走过的非洲、美
国、印度、法国……沿途的好风景，尚浮在脑
海里，历历如昨。

如此弃妇，没有怨怒。

□沈素白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带着自己的儿子，还
有姐妹家的几个孩子去村子南边玩耍，在河滩
里我们邂逅了一群正在吃草的羊。雪白的羊群
徜徉在青绿的草地上，如同云朵浮在碧空中一
般，甚是悦目。孩子们见到羊群就不舍得走开
了，他们摘下树叶、拔了青草来喂羊，羊们则安
详地吃着孩子递到嘴边的美味。我坐在树下看
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情景，心里柔柔的、软软的，
感慨地想：孩子和动物总是特别亲近，因为他们
的心里都没有沾染仇恨、怨怼以及歧视和偏见。

孩子和羊儿们玩耍了好一阵子，必须要走
了。当我们走出几步远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
了羊羔羔的叫声，那声音细细嫩嫩、声声相连，
像孩子唤妈妈一样，我至今回忆起来犹在耳
畔。我和孩子们都站住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着
羊羔羔们，羊羔羔们也抬头看着我们。我们往
前走，羊羔羔也跟着走，我们站住，羊羔羔也站
住。羊羔羔像孩子一样，天生爱跟脚，看上去楚楚
可怜。它们的眼睛毛茸茸的，柔软得仿佛融化的
蛋黄一般。那一刻，我忽然想要流泪。我觉得那
羊羔羔和我身边的孩子一样，也是孩子。可是，等
待这些“羊孩子”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这时，小

外甥一边向羊
羔羔们挥着胖
乎乎的手，一边
说：“小弟弟，再
见了。哥哥明

天再来喂你。”
这个自称“哥哥”的男孩只有六岁。他那么

自然地就把羊羔羔叫做“小弟弟”，显然，在他小
小的脑袋里，还没有生出“人比动物高贵”这样
的概念。换句话说，在他的眼睛里，这世间的生
灵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小羊羔和他一样，也
是一个人，于是，他天真地叫羊羔羔“小弟弟”，
在他稚嫩而又纯粹的心里，羊羔羔就是他的小
兄弟一般。这是怎样一种和谐、爱以及美啊，没
有矫情、没有雕饰，自自然然地从心里面流淌而
出。这种出自本真的爱意和清纯总是令我深深
地感动。于是，我把“小羊羔”和“孩子”都移植
进了我的小说中，并被导演重现在了电影上。
在电影《米香》里，孩子叫做“皮娃子”，而羊羔羔
就叫做“小弟弟”。

为了拍好小羊羔的戏，剧组一到外景地，立
刻从老乡那里买来了一只羊羔，天天带在身
边。剧组的人都很爱它，小演员“皮娃子”更是
和它形影不离，宁可自己饿肚子，到了吃饭的时
候，也要先找一些好吃的东西来喂羊羔羔。在
戏中，皮娃子和羊羔羔是一对玩伴儿，在戏外，
小演员与羊羔羔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和感情，“哥
儿俩”好得分都分不开。电影拍摄期间，我去探
班时在外景地看到了那只雪白的小羊羔。剧组
的人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要给小羊羔取名叫
做“小弟弟”呢？我答：不是我替它取的，是一个
六岁的男孩子取的。这是事实。我知道，这样

的名字大人是想不出来的，因为大人绝不会从
内心里把一只羊羔当成自己的兄弟。在成年人
的观念里，不仅动物远远比人低贱，甚至连人也
被划分成三教九流、不同的等级。孩子不同，他
们的爱纯粹、清澈。

在小说里，“皮娃子”是个天生智障的傻子，
这曾经令剧组非常为难。如果真找一个智障者
来演的话，怕领悟力达不到。如果找一个智商健
全的孩子来演，又恐演不出一个傻孩子的真实状
况。最后，剧组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找到了一
个患有轻微脑瘫的孩子。这孩子走路时动作不
够协调，但非常有悟性。他像小羊羔一样，受到
全剧组的喜爱，演员陶红甚至把他当自己的儿子
看待，拍完电影以后还专门带他找专家去看病，
那孩子见了陶红还是习惯性地叫她“妈妈”。

有一句行话说：大人演不过孩子，孩子演不
过动物。这话看似荒谬，其实道出的却是一个
很深刻的道理。大人的脑子里有着太多既定的
条条框框，孩子则不受任何理论和观念的限制，
完全地随心由性，那戏演出来便出人意料地精
彩。看过小家伙表演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赞
叹：天上掉下个皮娃子，这实在是《米香》这部电
影的神来之笔和意外收获。

有人曾经质疑我：你的小说里面为什么老
是出现“傻子”这样的角色？我想，可能这世界
上的人都太聪明了。人活得傻一些的话，会多
一些幸福和快乐。

□傅爱毛

大 各 庄
的 杨 德 厚 老
汉 有 两 个 儿

子，老大狗剩，老二铁蛋，哪一个都是老两口手
心里的宝。一晃狗剩和铁蛋都长大了，各自娶
下了媳妇。谁知，矛盾却来了。

给狗剩娶媳妇的时候，老杨两口子只花了
五千块钱。等轮到给铁蛋娶媳妇了，物价像“飞
毛腿”一样蹭噌往上蹿，票子根本不当事了，从
说媳妇到娶媳妇，又挪又借，一家伙花了五万还
多。这下，狗剩嘴上没说啥，狗剩媳妇却脸上脸
下地挂不住，说他们结婚太寒酸，两个老家伙

“比猴还要精”，心都长到了屁股眼上。
这不，狗剩和狗剩媳妇闹着闹着，就不依不

饶地和老两口吵着分家。狗剩长年在城里做生
意，又在城里买了房子，不怎么在家里住。他对
老杨说，爹，老家的房子我不争了，算3万块钱
吧。老杨不声不响地把这两年装石头、砸石头、
拉石头挣的辛苦钱全都挤了出来，勉强凑了万
把块，还差着一大截子呢。

近午夜了，老杨还在床上“翻烙饼”，睡不
着。他瞅了瞅身边和他一样翻来覆去的老伴，
说：“明天我到孩儿他表舅家借点去？”老伴说：

“要不，咱就在村子里转借一下吧？”老杨立刻把

头摇了又摇：“那哪成？家丑不可外扬。要是跟
乡亲邻居借钱，借到借不到不说，不是把狗剩的
名声也坏了吗？”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老杨就出发了。他在
村头上截了一辆往外面运石子的大东风，让司
机师傅把他捎进城去。中午，他饭都没有顾上
在亲戚家里吃，就急急忙忙地往家赶。谁知进
了家门，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原来，狗剩两口子一大清早，就刺棱着头过
来了。他们的身后，跟着几个陌生人。陌生人
先用胳膊搂了搂院里的桐树，又用皮尺量了
量，然后锯的锯、砍的砍，把院里栽的 5 棵大
桐树出了个干净。老伴明白这是狗剩做主把
院子里的树全卖了，她出面阻止，狗剩媳妇叉
着腰说：“妈！去了旧的咱换新的，俺爹有的
是老头票……”声音响得半条街都能听到。
树砍了之后拉不出去，索性连大门也一起推
倒了。老伴又急又气，两眼一翻，昏死在一片狼
藉的院里。

老杨对着老伴又是掐人中，又是呼唤，老伴
终于苏醒过来。老太太一睁眼，就捶打开了老
杨：“你说，咱俩上辈子做下了什么孽？自从抱
养了这小畜生，为了让他把咱们当成他的亲爹
亲妈，咱不惜背井离乡忍气吞声地做外迁户！

你说，把他从吃奶娃养活到这么大，咋一点恩情
都不念呢？”

原来，杨德厚不是本地人。杨德厚的媳妇
过门三四年了，肚子不见动静。这年的冬天，天
上还飘着雪花，不知谁放到他家门口一个男孩，
他就是后来的狗剩。孩子裹在一个小薄褥子
里，肚脐上还贴着白纱布，浑身被冻得乌紫，差
点咽气。杨家觉得孩子可怜，就收养了他，虽
然不是亲生，照样对孩子金贵得不得了：长命
锁挂着，银镯子戴着，头发前覆瓦，后留辫。怕
孩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在人前抬不起头有啥
不好的想法，两口子几次搬家，最后才在大各
庄安顿下来。后来，尽管杨德厚两口子又添了
一个男孩铁蛋，但照样对狗剩不薄：啥好事都
是有铁蛋的就有狗剩的，即使没有铁蛋的，也
要让狗剩尽可能沾上点。那狗剩呢，也一直挺
乖巧机灵，谁知，娶了媳妇咋跟换了个人似的？

这时，杨德厚叹了口气，劝道：“孩子大了就
懂事了……小声点！”

老伴气得声音更响亮了：“我今儿个就是要
说！即使焐一块石头，这几十年，也该焐热了
吧？”忽然，她住了口。杨德厚一回头，瞅见狗剩

“扑通”跪在了院里。
自己身世的秘密，狗剩还是头一回听说。

小声说话 □吴培利


